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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连载载】】

黄河口

[作者简介]

刘英亭，笔名英霆。出版有长
篇小说《暗斗》、《薄冰》，诗集《光
辉的囚徒》。作品发表于《诗刊》

《小说月刊》《山东文学》等报刊。
曾获首届山东青年作家文学奖一
等奖，第一、第七届东营市黄河口
文艺奖。长篇小说《暗斗》入选中
国作家协会2011年度重点作品扶
持项目，长篇小说《大荒洼》入选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6年优
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

来到宾馆，被人引进张先生的
房间，见钱副部长已经在那儿了。

落座以后，服务人员给我倒了
一杯茶，然后退了出去。房间里只剩
下了张先生、钱副部长和我三个人。
张先生坐在沙发里，精神看上去有
点萎靡。我忽然有一点担心，担心他
的精神状况会与我的那些材料有
关。张先生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他
微微一笑，说：“小刘，我这几天有点
累，这与你的材料有关。但是，这不
是你的错。我要感谢你，在这么短的
时间里了解到了何霜田的详细情
况。你按照采访的先后将材料排好
了顺序，让我能够像看一个故事一
样，这对我这个年纪大的人很有帮
助。不过，有一点我还需要问一下。”

我赶紧说：“张老，您尽管说。”
张先生说：“我原以为你会先采

访何霜田的家人，可没想到你却把
宋晓莹放在了最后。”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我嗫嚅地
说：“张老，我想家里人是都会有所
偏袒的，我怕受到他家里人的影响。
所以……”

张先生摆了摆手，我便没有再
说下去。张先生说：“哦，你考虑得很
细，但是，何霜田的事情，宋晓莹知
之甚少，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你
多虑了。”说到这儿，他忽然停住了
话头，我的心里更加感到不安了。

他半仰着头，微闭着眼，让头部
靠在沙发背上。阳光打在他的脸上，
他的脸上满是皱纹和老年斑，满头
银发在阳光照射下反射出清冷的白
光。这是一个睿智而又慈祥的老人。

过了好大一会儿，他好像从遥
远的过去中走回来了。他睁开了眼，
坐直了身子，慢慢地说：“我这几天
休息不好，老是做梦，老是梦见何霜
田。我已经是快90岁的人了，不知道
哪一天，可能就会在毫无征兆的情
况下去见马克思了。”

听了他这句话，我心头一震。去
见马克思？这是我们共产党人说起
死亡时最常用的。他一个国民党高
官怎么也会用到这个说法呢？难道
他是我党的秘密党员？张先生看了
我一眼，说：“小刘，我从你的脸上看
到疑问。你可能觉得我这个国民党
人怎么会说去见马克思呢？”

张先生接着又像是自言自语地
说，“他比我还小两岁呢，怎么这么
早早的就走了呢？”

张先生又沉默不语了，他的脸
上有一股淡淡的忧伤。我看了看钱
副部长，钱副部长却没有看我，而是
定定地看着他前方的虚空处。

我知道，钱副部长和我都在等
着张先生继续说下去。从钱副部长
的表情看出来，钱副部长肯定知道
的比我多得多，但是他依然在静静
地等着张先生说话。

张先生又说话了，他说：“我肚
子里的秘密是不能带进棺材的。那
样是对不起何霜田同志的。”他这句
话一出口，不仅我大吃一惊，我看到
钱副部长的眉毛也是动了一下，我
想钱副部长也有点吃惊了。

张先生笑了笑，说：“你们感到
吃惊吧？我和何霜田表面上都是国
民党党员，所以我称他同志本来是
毫无让你们吃惊之处的。你们之所
以吃惊，是因为钱副部长早已经知
道我是共产党员，小刘则是从刚才
我的话中判断出我是共产党员的。
我又说与何霜田是同志，你们就都
感到吃惊了。是的，我与何霜田都共
产党员，是秘密党员。我是在1927年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之后秘密加
入共产党的。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国
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了。由于我的
身份特殊，我的党员身份也只有中
央高层少数几个人知道。开始，我是
受周公直接领导的。但是，由于周公
的身份更加特殊，他曾经在黄埔军
校当过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人认识
他的太多了。他不便公开活动，我更
不能和他经常见面。再加上当时我
党中央组织在上海租界内，而我却
在南京，联系很不方便。最终他想出

了一个办法，让我发展一个下线，由
这个下线与上海的地下党联系。也
就是说，需要安排一个替我传递情
报的人。经过一番考察，我选中了我
的老乡何霜田。当时，国民党内拉帮
结派现象很普遍，因为我和何霜田
是同乡，我把他提拔起来，在别人看
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我和钱副部长静静地听着，张
先生慢慢地说着：1928年初，我到上
海动员何霜田加入国民党，并且动
员他到调查科工作，这一切都是当
着他的妻子宋晓莹的面做的，其实
是做给宋晓莹看的。其实，早在1927
年底，我就已经秘密发展何霜田加
入了共产党。之所以这么做，一来是
秘密工作的需要，二来也是为保护
宋晓莹的安全，她越是不知道越是
安全。后来，何霜田被捕，调查处总
部派人对宋晓莹进行了审查。结果
发现，宋晓莹对何霜田工作上的事
一无所知。总部派去的都是老牌特
工。如果宋晓莹知道却装作不知道，
是绝对瞒不过那几个特工的。所以，
我和何霜田一开始就做了最坏的打
算，我们的事不让宋晓莹知道.

还是说一说赵青山和何霜田联
系的事吧。我想把何霜田安插到调
查科上海实验区，必须要有一个合
适的时机。当时的上海实验区区长
许明槐不是我的人，我贸然把何霜
田安插进去，必然会被他视为眼中
钉肉中刺，工作也就很难顺利开展。
好在过了不久，许明槐被我党江南
特委保卫处炸成重伤，住进了医院，
长时间不能出来工作。我抓住这个
机会，把何霜田派到上海去做特派
员，名义上是暂时代替许明槐的工
作。但是我交给何霜田的任务是尽
快把上海实验区抓在自己手中，要
把许明槐彻底架空。何霜田到上海
去以后，要和江南特委保卫处的人
取得联系，才能传递情报。但是，由
于在国民党方面看来，何霜田是我
的人，那么一旦何霜田暴露，就必然
会牵连到我。所以，何霜田的党员身
份是不能让江南特委的人知道的。
他只能是以一个同情共产党或者说
是怕被共产党惩罚的面目出现。也
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央传达给江南
特委的命令就是让赵青山以同学身
份与何霜田接触，看看是否有争取

的可能。这才导致老刀与赵青山百
般谨慎，何霜田却是揣着明白装糊
涂，但是他却知道赵青山一定能够
找到共产党。因为赵青山本人就是
共产党，怎么会找不到呢？

从1928年到1935年，在近8年的
时间里，何霜田传递了大量的情报，
并且还营救了好些被捕的同志，也
帮助江南特委除掉了几名我党的叛
徒。后来，金玉堂叛变，出卖了郑茹
娟和王平。其实，在江南特委营救杨
如海同志的行动中，许明槐就对郑
茹娟产生了怀疑，并向调查处总部
作了汇报。幸亏何霜田暗中保护，才
让郑茹娟度过了这一关。可是，郑茹
娟的身份彻底暴露以后，总部立刻
对何霜田产生了怀疑，再加上许明
槐也在背后煽风点火。总部也就立
刻下令逮捕何霜田。

当时我还在调查处当副主任，
调查处的人都知道我和何霜田是老
乡，更知道何霜田是我一手提拔起
来的，是我的亲信。所以，他们并没
有过多的为难何霜田。审查材料最
后也都交给我看了。王平的身份已
经暴露，赵青山也已经离开上海去
了苏区。郑茹娟是上海区的机要秘
书，即便她没有被共产党策反，她丈
夫是地下党，想要从她那儿窃取情
报也是太容易了。至于赵青山，何霜
田只承认与他是同学关系，两个人
来往密切，并且对他没有戒备之心，
再加上自己缺乏工作经验，如果他
是地下党，很有可能从自己口中套
取情报。除此之外，何霜田没有说什
么。所以，只是把他关了一阵子，最
后把他释放了。当然，他也不适合继
续在特务机关工作了，就把他安排
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去做了一个挂
名的副院长。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张先生很
累了。他停下来。钱副部长赶紧说：

“张老，您今天累了，要不咱们明天
再接着谈？”

张先生摆了摆手，说：“不用，我
歇一会儿，接着说。”

他喝了几口水，慢慢地放下茶
杯。接着说下去：

1935年，何霜田才只有34岁，正
是年富力强的好时候，他本应该为
党继续做出更多贡献的。可是，他却
不能工作了。那个时候，他的处境是

很尴尬的。虽然有我罩着他，但是他
已经不被信任了。

南京解放前夕，我随国民党中
央组织部撤退到台湾。他这种地位
低又不被信任的人是不会被允许撤
到台湾去的。当然，他本人也不愿意
到台湾去，所以就留在了南京。何霜
田在1951年镇反中，没有主动到政
府去登记，是因为不愿意暴露自己
的真实身份，因为他要掩护在台湾
的我。为了我的安全，他能在民间隐
藏是最好的。自首后，他就要面对审
查，他又不能说出自己是我党潜伏
人员，那么怎么应对审查呢？他之所
以不去找赵青山，以及赵青山主动
提出给他安排一份工作，他也没有
答应，也是因为此。也难怪宋晓莹感
到疑惑，恐怕赵青山等人也会感到
不解。可是，他只能这么做，只能靠
继续摆烟摊维持生活。

我还想过，在他有生之年，我们
能够解放了台湾。那么就能融化掉
盖在他身上的厚厚的积雪，他就会
重见天日了，他就可以以一个共产
党员的身份，以一个对新中国有功
之臣的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出现
在他的妻子和孩子面前，给他们一
个交代。可是，我没有想到，他竟然
早早地就离开这个世界，他到死都
没有过上一天扬眉吐气的生活。即
便是他已死去这么多年，我们仍然
不能把盖在他身的寒冷的雪给扫
掉。他还得继续雪藏下去。他到底还
要雪藏多久呢?10年？20年？还是30
年？还是永远？什么时候可以解冻
呢？10年？20年？还是30年？还是永远
不能？至少，在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
了，宋晓莹也是看不到了。

我相信，早晚会有解密的那一
天。小刘同志，你还年轻，我今天叫
你来的目的，就是想要告诉你，如果
将来有解密的那一天，我希望你能
够把这件事整理出来，发表出去。让
我们的子孙后代记住，曾经有一个
叫何霜田的人，为了信仰，忍受了一
生的寂寞、误解和委屈。

张先生在接见我之后的第三
天，就乘飞机回了台湾。三个月后，
我们得到了他逝世的消息。

张先生的嘱托重重地压在钱副
部长和我的心上，我们一直盼望着，
盼望着关于何霜田身份解密的日子
的到来。就在这盼望和等待中，钱副
部长去世了。他在去世前，让身边陪
护的人都出去，把我叫到他的床边。
再三叮嘱我，要我一定要记住张先
生的嘱托。

可是，就在这折磨人的等待和
盼望中，我从小刘变成了老刘，直到
我退休的时候，都没有等来解密。前
不久，我终于接到了组织的通知，要
对何霜田的身份解密。组织上只允
许我将当时采访的记录公开发表，
但是，在公开之前，仍然要做一些技
术上的处理，一些人名、职位、工作
地点、时间和事件都做了处理。正如
我在《序章》中说的：只把我说的当
做一个故事来看就行了。你一定要
坚信：小说家写的无非是“满纸荒唐
言”，是当不得真的。

我相信，终有一天，会把真实的
情况全部的、毫无隐瞒的公布出来。
我盼着那一天的到来，盼着那一天
早日到来。

(已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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